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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劉六符兄弟與遼宋外交 

蔣 武 雄* 

摘 要 

在遼代出使宋國的使節家族中，劉六符兄弟可謂是此方面史實的代

表之一，因為其家族共有四位兄弟曾參與遼宋外交事務，尤其是劉六符

在遼宋外交上的表現與貢獻，頗值得予以肯定。本文即是針對劉六符兄

弟在遼宋外交的事蹟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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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Liu-Fu Brothers in Liao Dynasty 
with the Diplomacy of Liao and Song 

Wu-hsiung Chiang* 

Abstract 

To be appointed as a diplomatic Envoy family to Song country in Liao 

Dynasty, Liu Liu-Fu brothers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is regard of historical events, because his family has four brothers totally 

which were involved with the diplomatic affairs of Liao and Song. Especially 

Liu Liu-Fu were quite deserved to be affirmed in the diplomatic perform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Liao and Song. This article is aimed for Liu Liu-Fu 

brothers in the diplomatic deeds of Liao and Song to make comments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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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陸學者劉秋根、王慧杰在〈論宋朝遣遼使節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形

成原因〉一文中，指出宋派使節出使遼國的人數約有六百九十二人，而

進一步以這些使節的家庭出身加以統計，則來自同一族系的共有五十六

家，出使的次數共有一百七十七次。他們家族性的關係包括血緣關係和

婚姻關係兩種，因此宋代出使遼國的使節群體中出現了父子、兄弟、叔

侄、祖孫等關係的使節家族。1 

筆者近年致力於研究宋遼外交關係，因此反觀遼國出使宋國的使節

當中，發現也有許多類似上述情形的使節家族，一樣包括有父子、兄弟、

叔侄、祖孫等關係的使節。但是由於遼代史料嚴重失傳，如要從現存的

相關史料，對於這一類的使節家族作一全面性的探討，實際上並不容易。

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僅以遼代劉六符（？―約 1055）兄弟在遼宋外交上

的事蹟，做為此一類史實的代表，對其作比較深入的探討。 

而且筆者發現長期以來，研究宋遼增幣交涉事件往往都比較偏重於

宋國這一方，和宋臣富弼（1004-1083）身上。因此如果能試著從遼國和

遼臣劉六符個人與遼宋增幣交涉過程有關的言行來加以論述，則將有助

於讀者對此一事件進一步的了解。 

本文標題為〈遼代劉六符兄弟與遼宋外交〉，主要的考量是因為劉六

符在其六位兄弟當中，雖然排行最小，但是其事蹟對於遼國的貢獻和影

響卻最大，尤其是在遼宋外交事務上的表現更為突出。而且脫脫

（1314-1355）《遼史》〈劉景傳〉，也說：「劉景，……子慎行，孫一德、

                                                 
1 劉秋根、王慧杰，〈論宋朝遣遼使節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形成原因〉，《貴州社會科學》期

6（2005 年 6 月），頁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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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符傳。」2顯然在《遼史》中，

把劉六符諸位兄長的事蹟都附錄在劉六符傳中，因此本文以劉六符為代

表，來論述其劉家兄弟在遼宋外交的事蹟，應該也是恰當的。 

貳、劉六符的兄長與遼宋外交 

一、劉一德、劉二玄 

據《遼史》〈劉六符傳〉，說：「劉六符，父慎行，……子六人，一德、

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逝，玄終上京留守，……。」3可

知劉六符的大哥劉一德因為早死，因此《遼史》並無有關其事蹟的記載。

至於其二哥劉二玄的仕途，據《遼史》所言，則是其曾擔任過上京留守

一職。但是如此簡略的記載，實在使我們無法知道其生平事蹟為何？因

此筆者另外查閱遼人的碑銘，發現在《遼代石刻文編》中所收錄的〈彌

勒邑特建起院碑〉，提到邑眾的名單，說：「次載邑眾姓名，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豳國公劉二元（玄），……。」4據此段碑文的記

載，使我們知道劉二玄當時的官爵，以及其曾經參與遼代佛教彌勒邑（一

般稱為千人邑）協助建造寺院的事蹟。5另外，同書〈秦晉國妃墓誌〉，說：

「公主即景宗（969-982）皇帝之幼女，聖宗（982-1031）皇帝之愛妹也。……

                                                 
2 元‧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卷 86，列傳 16，劉景，頁 1322。 
3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4 遼‧佚名，〈彌勒邑特建起院碑〉，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頁 325。 
5 關於遼代佛教千人邑的種類、組成與活動，可參閱王吉林，〈遼代「千人邑」研究〉，《大

陸雜誌》卷 35 期 5（1967 年 9 月），頁 16-18；蔣武雄，〈遼代千人邑的探討〉，《空大人

文學報》期 8（1999 年 6 月），頁 143-152。另外，有關遼代千人邑與修建寺院的關係，

可參閱蔣武雄，〈從碑銘探討遼代修建寺院與經費來源〉，《玄奘佛學研究》期 14（2010

年 9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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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孝貞皇太弟諱隆慶，即妃先出適之所天也。……魏國王諱宗政，即妃

次奉詔所歸之嘉偶也。故忠亮竭節功臣、宣力佐國功臣、守太尉、兼中

書令、魯國公、贈太保、諡忠正劉二玄，即後有詔親奉左右者也。」6據

此墓誌內容，又讓我們知道劉二玄所歷諸項官爵的情形，以及其婚姻的

狀況，即曾經是遼代秦晉國妃的第三任丈夫。至於劉一德和劉二玄是否

曾接觸過遼宋外交事務，據筆者查閱史料，均未見有相關的記載。 

二、劉三嘏 

劉六符的三哥劉三嘏，曾經及第進士，7並且娶了遼聖宗的第九女八

哥，當時八哥受封為同昌縣主，進封公主，因此劉三嘏為駙馬都尉。8另

外，劉三嘏頗有文采，曾經呈獻遼聖宗〈一矢斃雙鹿賦〉，而獲得遼聖宗

「嘉其贍麗」。9 

至於劉三嘏接觸遼宋外交的事蹟，據《遼史》〈興宗（1031-1055）本

紀〉，說：「（遼興宗重熙九年〔宋仁宗（1022-1063）康定元年，1040 年〕）

十二月……辛卯（十日），……以蕭迪、劉三嘏、耶律元方、王惟吉、耶

律庶忠、孫文昭、蕭紹筠、秦德昌充賀宋生辰及來歲正旦使副。」10另據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 127，說：

「（宋仁宗康定元年〔遼興宗重熙九年，1040 年〕）四月……乙未（十一

日），契丹母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契丹主遣左千

牛衛上將軍蕭迪、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來賀乾元節。」11以及葉隆禮

                                                 
6 遼‧陳覺，〈秦晉國妃墓誌〉，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頁 340-341。 
7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8 《遼史》，卷 65，表 3，公主表，頁 1006。 
9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10 《遼史》，卷 18，本紀 18，興宗 1，頁 222。 
1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卷 127，宋仁宗康定元年四月乙未條，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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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國志》〈興宗文成皇帝〉，說：「重熙八年宋仁宗康定改元……是歲，太后

始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

迪、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12可知當時劉三嘏官職為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並且被派任為生辰副使，前往宋國祝賀宋仁宗的生

日。但是筆者在此要另外指出和說明的是，《遼史》稱劉三嘏在重熙九年

十二月被派任為副使，而《長編》卻反而稱劉三嘏在該年四月抵達宋汴

京祝賀乾元節，顯然二書所言，在時間上有所矛盾。此一矛盾在有關《遼

史》校勘的各項著作中，均未見提出，依筆者認為遼朝廷往往是在前一

年任命大臣出使宋國，因此《遼史》在此處言「重熙九年」，似為「重熙

八年」之誤。 

劉三嘏與遼宋外交的關係，並不只限於以上史書的記載，其離遼投

奔於宋的事件更引起了遼宋外交情勢的緊張，頗值得我們予以論述。首

先據《遼史》〈劉六符傳〉，說：「（劉三嘏）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

之。」13由於此段記載太過於簡略，因此筆者再查其他史書，發現田況

（1003-1061）《儒林公議》對於此事件有比較詳細的描述，說： 

契丹既有幽薊及雁門以北，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劉氏昆弟

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六符，皆被任遇。三嘏、四端

復尚公主。慶曆四年秋，三嘏携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切，

自言：公主皆有所私，久已離異，今秋其主迫令再合。公主凶狠，

必欲殺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論其國中機事。言其主已西伐元

昊，幽薊空虛，我舉必克，所陳凡七事。復為詩以自陳云：「雖慚

涔勺赴滄溟，仰訴丹衷不為名。寅分星辰將降禍，兌方疆寓即交

                                                 
12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收錄於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7（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卷 8，興宗文成皇帝，頁 71。 
13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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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取燕民歸舊主，免於

異國歲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嘏彼壻位顯，恐納之生釁，

又移文邊郡，躡知三嘏來跡，求索峻切，期於必得，不則舉兵隳

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復由西山路入定州境，所至以金賂村民

求宿食，勢益窘。定帥遣人搜索拘送彼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

已先在矣。乃殺其妾與子，械三嘏送國主帳前，以其昆弟皆方委

任，遂貰三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歎惜其事。14 

根據此項記載，使我們進一步知道此一事件的始末，即是劉三嘏與

公主相處不和，遂投奔於宋朝。而宋朝廷基於在宋真宗（997-1022）景德

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 年），與遼簽訂的澶淵盟約中，有約定

「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15如果破壞此一約定，將會引起兩國

的爭執與衝突，而且遼屢次要求索回劉三嘏，因此宋朝廷不久即將劉三

嘏遣回。但是《遼史》與《儒林公議》對於劉三嘏下場的記載有不同說

法，一說是被殺，另一說是被監錮。厲鶚（1692-1753）在其著作《遼史

拾遺》一書中，認為「當以史（《遼史》）為正」。16但是筆者認為《儒林

公議》所言，比《遼史》詳細許多，涵蓋此事件的始末，因此其言「監

錮之」，應該也是有其可能。尤其提到「以其昆弟皆方委任，遂貰三嘏死，

使人監錮之」，印證當時劉六符在遼宋增幣交涉有功（後文有詳細的討

論），使劉三嘏得以免於一死，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以上的論述，使我們感受到，當時宋朝廷對於此一事件如果未能

予以恰當的處理，則將會為宋遼兩國的和平外交帶來很大的影響。因此

                                                 
14 宋‧田況，《儒林公議》，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3 年），頁 56-57。 
15 《長編》，卷 58，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條，頁 22。 
16 清‧厲鶚，《遼史拾遺》，收錄於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3，卷 17，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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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宋朝廷如何處理的過程，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加以了解和討論。

據《長編》卷 152，說：「（宋仁宗慶曆四年）十月……甲午（六日），詔

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至涿州。初，三嘏惡其妻淫亂，

遁至廣信軍，而知軍劉貽孫聽其自還，嘗留所賦詩。及余靖（1000-1064）

使回，燕京留守耶律仁先（1013-1072）言三嘏尚在漢界，蓋其去累日，

復攜其子與一婢從間道走定州，匿望都民楊均慶家。至是北界又移文督

取，故有是命。先是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

（1007-1072）亦請留三嘏。」17《宋史》〈杜衍（978-1057）傳〉，也說：

「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

亦請留三嘏，……。」18顯然當時宋朝廷在討論如何處理劉三嘏投宋一事

時，有一些大臣認為可以將劉三嘏留置下來，以便詢問其有關遼國機密

的情事，例如歐陽修即是持此種看法，並且在其〈論劉三嘏事狀〉中特

別列舉數例，強調留置劉三嘏對宋國的好處，其說： 

臣伏見契丹宣徽使劉三嘏挈其愛妾、兒女等七口，向化南歸，見

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來人等，依例約回不

納。國家大患，無如契丹，自四五十年來，智士謀臣晝思夜筭，

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離，

而親貴臣忽來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福。竊慮憂

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略陳納之、却之二

端利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年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

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

怒朝廷不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路，堅

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

                                                 
17 《長編》，卷 152，宋仁宗慶曆四年十月甲午條，頁 10。 
18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卷 310，列傳 69，杜衍，頁 1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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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而不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

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不遠可為鑒戒，伏望

陛下思之。此不可拒而可納一也。三嘏是契丹貴臣，秉節鉞，兼

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離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

醜之事，必須掩諱，不欲人聞，必不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

二也。況彼來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索

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嘏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

無不與知，今既南來，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契丹日

夕懼我攻取之不暇，安敢求索於我，自起兵端。若使契丹疑三嘏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年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利，其

可納四也。彼既窮來歸我，若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

燕之間，四五十年來，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路，而堅其事狄

之心，思為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不能固契丹之信，此為誤計，

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契丹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離

心，常恐向背。凡契丹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

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利五也。古語曰：「天與不取，反受其

咎。」此不可失之幾也。其劉三嘏，伏望速降密旨與富弼，令就

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不惑群言取進止。19 

筆者認為歐陽修以上所言，似乎太過於一廂情願，考慮不太周密。

這可能與歐陽修當時（三十八歲）對於宋遼外交事務的接觸與了解不夠

深入有關。筆者曾發表過〈歐陽修使遼行程考〉，20提到他在四十九歲時，

被宋朝廷派任為賀遼道宗登寶位使出使遼國。相信假如在其使遼之後，

對於宋遼外交事務有比較深入的接觸與了解，再來面對劉三嘏的投宋事

                                                 
19 宋‧歐陽修，〈論劉三嘏事狀〉，《歐陽文忠公集》（臺北：中華書局，1970），卷 107，

奏議卷 11，頁 3-4。 
20 蔣武雄，〈歐陽修使遼行程考〉，《東吳歷史學報》期 8（2002 年 3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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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他應該不會有如此不周延的主張。也就是當時歐陽修只是一昧的想

到留置劉三嘏，將會為宋國帶來多項的好處，可是他並沒有深思熟慮的

思考遼朝廷的反彈將會有多大？以及將會為宋國帶來哪些壞處？尤其是

假如依其意見接納、留置劉三嘏，則使宋國破壞了澶淵盟約的約定，成

為理虧的一方，這將會引起宋遼兩國外交關係的緊張與衝突。 

幸好當時宋仁宗並未採納歐陽修的意見，據《長編》卷 152，說：「契

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遁至廣信軍，……。先是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

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

自違誓約，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

謀身若此，尚足以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21宋朝

廷最後作了這樣的處理，應該是正確的，尤其是杜衍所說「納之何益」，

正是凸顯出歐陽修所稱有五大利，只是其一廂情願的錯誤想法與判斷。 

三、劉四端、劉五常 

劉六符四哥劉四端和劉三嘏一樣，也是駙馬都尉，因為他娶遼聖宗

的第十一女擘失，當時擘失受封為仁壽縣主，進封公主，22因此遼聖宗在

太平九年（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 年）十一月十八日，曾「以駙馬劉四

端權知宣徽南院事」。23及至遼興宗即位之後，劉四端又與遼興宗關係頗

為密切，據《長編》卷 180，說：「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宗

真性佻脫，……。嘗夜燕，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

女道士。后父蕭穆濟（《遼史》〈后妃傳〉稱蕭孝穆）曰：『漢官皆在，

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宗真毆穆濟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

                                                 
21 《長編》，卷 152，宋仁宗慶曆四年十月甲午條，頁 10-11。另見《宋史》，卷 310，列

傳 69，杜衍，頁 10191。 
22 《遼史》，卷 65，表 3，公主表，頁 1006。 
23 《遼史》，卷 17，本紀 17，聖宗 8，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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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24劉四端竟然能與皇帝如此同樂，可見其與遼興宗不僅是君臣關

係，也是玩伴密友。 

劉四端接觸遼宋外交的事蹟，據《遼史》〈聖宗本紀〉，說：「（太平

五年〔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 年〕）九月……己亥（二十日），以蕭迪烈、

李紹琪充賀宋太后生辰使副，耶律守甯、劉四端充賀宋主生辰使副。」25

《長編》卷 103，也說：「（宋仁宗天聖三年〔遼聖宗太平五年，1025 年〕）

四月……壬戌（十日），契丹遣臨海軍節度使耶律守寧、衛尉少卿劉四端

來賀乾元節。」26（此處《遼史》與《長編》的記載，又發生如前文所述，

派任與抵達時間上的矛盾，筆者認為《遼史》所言「太平五年」應為「太

平四年」之誤。）因此可知劉四端曾為生辰副使，至宋國祝賀宋仁宗的

生日。而且《遼史》〈劉六符傳〉更提到其在此次交聘活動中有優良的表

現，說：「（劉）四端以衛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

顧，人憚其嚴。還，拜樞密直學士」。27 

關於劉六符五哥劉五常的生平事蹟，史書甚少提及，筆者只查得《長

編》卷 168，說：「（宋仁宗皇祐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九年，1050 年〕）三

月……庚子（十三日），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

使趙柬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大捷。

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槖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眾。惟南

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南朝。』然得邊奏，皆以為遼主濟河，

不遇賊，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陜西所

                                                 
24 《長編》，卷 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己丑條，頁 16。《契丹國志》，卷 8，興宗文成

皇帝，頁 76，也有類似的記載。 
25 《遼史》，卷 17，本紀 17，聖宗 8，頁 198。 
26 《長編》，卷 103，宋仁宗天聖三年四月壬戌條，頁 5。 
27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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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屬戶羌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益妄也。」28此段言及劉五

常曾經參與遼興宗伐夏之役，並且俘獲了二十幾人。 

至於劉五常與遼宋外交接觸的情形，據《遼史》〈興宗本紀〉，說：「（重

熙二年〔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年〕）秋七月甲子朔，以耶律實、高升、

耶律迪、王惟允充兩宮賀宋生辰使副，以耶律師古、劉五常充賀宋來歲

正旦使副。」29《長編》卷 115，則說：「（宋仁宗景祐元年〔遼興宗重熙

三年，1034 年〕）十二月……辛巳（二十五日），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

耶律師古、東上閤門使劉五常來賀正旦。」30這顯示劉五常曾被遼朝廷派

任為正旦副使，出使宋國。 

參、劉六符與遼宋外交 

一、劉六符的文臣身份與遼宋外交 

劉六符為遼國文臣，但是史書對其這一部分事蹟的敘述並不多，例

如《遼史》〈劉六符傳〉，僅稱：「（劉三）嘏、（劉四）端、（劉六）符皆

第進士。……（劉）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擢翰林

學士。」31《契丹國志》〈劉六符傳〉，則說：「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

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

為著作郎、中允，又為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為翰林學士、右諫議大

夫、知制誥、同修國史。」32可見史書對於劉六符文職的事蹟，記載頗為

                                                 
28 《長編》，卷 168，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庚子條，頁 4。 
29 《遼史》，卷 18，本紀 18，興宗 1，頁 215。 
30 《長編》，卷 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二月辛巳條，頁 18。 
31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32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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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但是根據這兩段引文，至少可使我們知道劉六符確實為遼國文臣

無誤。 

而據聶崇岐〈宋遼交聘考〉，說：「國信使副，例為一文一武，惟遼

亦有時俱以武臣充選，……若使副之孰文孰武，兩朝又頗不同。宋初遣

使，文武先後，並無定例。……洎澶淵盟後，制乃畫一，大使（正使）

皆用文，副使皆用武，惟報哀使率以武人應選，百餘年間，相因不改。

若遼則不然，其所遣者，大使少非武臣，副使乃多文吏。」33此種正使、

副使的派任，在宋方正使是文臣、副使是武臣，在遼方正使是武臣、副

使是文臣的辦法，其形成的背景，在於當時宋朝國勢不如遼，而且每年

又必須輸送大量的歲幣給遼，使宋人在心理上頗為不能平衡。因此宋朝

廷每次派遣使節使遼時，就常常以文學造詣優秀的大臣為選派的條件之

一，把宋遼的外交引導為文學交往的型式，以便在外交上可以獲得優越

感，進而紓解長久以來遼強宋弱的抑悶。34陶晉生在〈從宋詩看宋遼關係〉

文中提到這種情形，說：「宋人有意炫燿其文明，以影響契丹人，往往妙

選著名文人為大使。」35而在此情勢之下，遼朝廷也不甘示弱，在派任正

使的人選上，雖然是由武臣擔任，但是副使的人選，則往往以文臣為派

任的對象，以便能在遼宋外交文學交往的型式上，與宋國有旗鼓相當的

互動，因此路振《乘軺錄》，說：「（遼宋）通好以來，歲選人材，尤異聰

敏知文史者，以備南使。」36 

                                                 
33 聶崇岐，〈宋遼交聘考〉，《宋史叢考》（下）（臺北：華世出版社，1986 年），頁 289。 
34 可參閱王水照，〈論北宋使遼詩的兩個問題〉，《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19 期

2（1992 年 4 月），頁 37-43；蔣武雄，〈宋遼外交中的詩歌交往〉，《中國中古史研究》

期 1（2002 年 9 月），頁 229-245。 
35 陶晉生，〈從宋詩看宋遼關係〉，《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頁 181-202。 
36 宋‧路振，《乘軺錄》，收錄於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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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情況，劉六符既然是遼國文臣，因此其得以有機會被派

任為副使出使宋國，以及被派任接伴、館伴、送伴宋使節的副使工作。

例如在宋仁宗慶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1042 年），宋臣張方平

（1007-1091）以生辰使出使遼國時，即是由劉六符擔任接伴使，據孔平

仲《孔氏談苑》卷 1，描述其二人的互動，說：「張安道（張方平，字安

道）言嘗使北虜，方宴，戎主（遼興宗）在廷下打毬，安道見其纓鈸諸

物，鮮明有異，知其為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

劉六符意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37可知

當時劉六符在遼宋外交工作上，所承擔的任務與角色很重要。 

另外，每當宋使節來遼朝廷進行交聘活動時，劉六符也常以文臣身

份，在遼興宗的賜宴席上，被安排伴宴，因此常有與宋使節互動的機會。

例如據《長編》卷 168，說：「（宋仁宗皇祐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九年，1050

年〕）三月……己酉（二十二日），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

（996-1083）為回謝契丹國信使，……。契丹主席上請槩賦信誓如山河

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槩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

詩，自置袖中。」38《長編》卷 171，說：「（宋仁宗皇祐三年〔遼興宗重

熙二十年，1051 年〕）八月……乙未（十一日），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

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998-1078）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工部郎

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997-1057）為契丹生辰使，……。戶部判

官屯田郎中燕度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

注王珪（1019-1085）為契丹正旦使，……。使至鞾淀，契丹使劉六符來

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

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

                                                 
37 宋‧孔平仲，《孔氏談苑》，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冊 8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年），卷 1，頁 9。 
38 《長編》，卷 168，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己酉條，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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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洙力拒之。」39《長編》卷 177，說：「（宋仁宗至和元年〔遼興宗重

熙二十三年，1054 年〕）九月……辛巳（二十一日），三司使吏部侍郎王

拱辰（1012-1085）為回謝契丹使，……。拱辰見契丹主於混同江，其國

每歲春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

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

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40從以上三則記載，可知劉六符在遼宋的

交聘活動上，是一位頗受器重與活躍的人物。 

至於劉六符以其文臣的身份被派任為生辰副使出使宋國，據《遼史》

〈興宗本紀〉，說：「（遼興宗重熙三年〔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秋

七月戊子（一日）朔，上（遼興宗）始親政，以耶律庶徵、劉六符、耶

律睦、薄可久充賀宋來歲正旦使副。」41此為劉六符第一次使宋，但是此

段記載有漏字，應是以「充賀宋生辰、來歲正旦使副」為正確，因為據

《長編》卷 116、117，說：「（宋仁宗景祐二年〔遼興宗重熙四年，1035

年〕）夏四月……甲子（十二日），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耶律庶幾、政

事舍人劉六符，來賀乾元節。……十二月……乙亥（二十五日），契丹遣

利州觀察使耶律睦、大理少卿薄可久，來賀正旦。」42可見當時遼朝廷是

派任劉六符為生辰副使，而非正旦副使。還有關於此次遼朝廷所派的正

使，在《遼史》稱「耶律庶徵」，在《長編》則稱為「耶律庶幾」，不知

                                                 
39 《長編》，卷 171，宋仁宗皇祐三年八月乙未條，頁 3。按，此段記載為描述宋遼互贈

帝像初期進行的情形。剛開始是遼派使節至宋時，曾由擅畫的耶律防暗中畫下宋仁宗

的容貌。關於此一史實的始末，可參閱石田肇，〈御容の交換より見た宋遼關係の一

齣〉，《東洋史論》期 4（1982 年 9 月），頁 24-32；蔣武雄，〈宋遼外交互贈帝像始末〉，

《空大人文學報》期 11（2002 年 12 月），頁 129-139。 
40 《長編》，卷 177，宋仁宗至和元年九月辛巳條，頁 4-5。 
41 《遼史》，卷 18，本紀 18，興宗 1，頁 216。 
42 《長編》，卷 116，宋仁宗景祐二年四月甲子條，頁 9、卷 117，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

乙亥條，頁 20。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五十七期 

16 

何者正確？幸好筆者在《遼代石刻文編》查得〈耶律庶幾墓誌〉提到「重

熙三年，耶律庶幾任南北面狼（林）牙」，43這正與前引《長編》卷 116

所言，在重熙四年，「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耶律庶幾、……，來賀乾元

節」，在「林牙」官銜上互相符合，因此筆者認為應以「耶律庶幾」為正

確。 

另據《遼史》〈興宗本紀〉，說：「（重熙十年〔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

年〕）六月戊寅（一日）朔，以蕭寧、耶律坦、崔禹稱、馬世良、耶律仁

先、劉六符充賀宋生辰使副。」44但是傅樂煥在〈宋遼聘使表稿〉中對於

耶律仁先、劉六符此次被派任為賀宋生辰使副，認為這當中有誤，其說：

「仁先、六符二名衍。蓋賀生辰使例只四人，無需六人，且仁先於本年

方使宋賀生辰，決（絕）不致再受命，而六符於明年正月使宋議關南事，

亦非賀生辰使。」45關於此一問題，筆者再查《長編》卷 135，說：「（宋

仁宗慶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1042 年〕）四月……甲申（十一日），

契丹國母遣保甯節度使耶律坦、左監門衛上將軍蕭甯，契丹遣嚴州防禦

使馬世長（《遼史》稱馬世良）、東上閤門使崔禹，來賀乾元節。」46這段

記載正可印證傅樂煥所言正確，也就是顯然此次遼朝廷所派祝賀宋仁宗

生日的使節，並未包括耶律仁先和劉六符在內。 

二、劉六符與遼宋增幣交涉 

關於發生在遼興宗重熙十、十一年（宋仁宗慶曆元、二年，1041、

1042 年）的遼宋（宋遼）增幣交涉事件（或稱「重熙增幣」、「慶曆增幣」），

                                                 
43 遼‧佚名，〈耶律庶幾墓誌〉，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頁 295。 
44 《遼史》，卷 19，本紀 19，興宗 2，頁 225。 
45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收錄於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8，頁 558。 
46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四月甲申條，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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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已有多位學者分別從幾個面向討論此一史實，47但是似乎比較偏

重於宋國這一方，尤其是集中在宋臣富弼身上。因此筆者擬在本文中試

著專從劉六符個人與遼宋增幣交涉過程有關的言行加以論述，這也是尚

未有學者討論過的一個面向。 

（一）劉六符與遼宋增幣交涉原因的關係 

首先論述遼國發動此一事件的理由和企圖，據《遼史》〈興宗本紀〉，

說：「（遼興宗重熙十年〔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 年〕）十二月……乙未（二

十日）……，上（遼興宗）聞宋設關河，治壕塹，恐為邊患，與南、北

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遂遣蕭英、

劉六符使宋。」48此為《遼史》對於此一事件最早的記載，也初步提到遼

朝廷發動此一事件的理由之一，是因為遼「聞宋設關河，治壕塹」。認為

宋破壞了澶淵盟約中「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

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49的約定。而遼的企圖則是欲「謀取宋

舊割關南十縣地」，並且決定派遣蕭英、劉六符前往宋國進行交涉。 

                                                 
47 宋遼（遼宋）增幣交涉為宋遼外交史上的大事，長期以來受到學者的關注，發表多篇

文章，分別從宋國、遼國、人物等面向加以探討，例如有陶晉生，〈北宋慶曆改革前後

的外交政策〉，《宋遼關係史研究》，第 4 章，頁 59-95；羅繼祖，〈關於「慶歷增幣」――

讀史札記〉，《學習與探索》期 6（1986 年 12 月），頁 126-127、轉 83；賀達、劉仁亮，

〈富弼與慶曆增幣簡論〉，《河北師院學報》期 3（1991 年 9 月），頁 19-25；朱小琴，〈宋

遼「關南地之爭」〉，《西安教育學院學報》期 2（2000 年 6 月），頁 61-66；王德毅，〈富

弼使遼增幣交涉述評〉，收錄於張希清等主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 年），頁 279-298；鄭偉佳，〈試論「重熙增幣」〉，《河北北方學院學報》卷 24

期 2（2008 年 4 月），頁 29-31、轉 35。但是關於遼臣劉六符與遼宋增幣交涉的關係，

則尚未有學者作過專文的探討。 
48 《遼史》，卷 19，本紀 19，興宗 2，頁 226。另外，傅樂煥在〈宋遼聘使表稿〉對於此

次蕭英、劉六符被派任使宋，有按語說：「按明年正月，《遼史》又載蕭特末（蕭英）、

劉六符使宋，此段當係始議派遣，尚未成行也。」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8，頁 558。 
49 《長編》，卷 58，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條，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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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朝廷既有此議，不久即付之行動，據《遼史》〈興宗本紀〉，說：「（遼

興宗重熙十一年〔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 年〕）春正月……庚戌（五日），

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即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

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50至此時遼

朝廷正式派遣蕭英、劉六符使宋，並且增列了一項發動此一事件的理由，

即是「問興師伐夏」。 

而至三月二十六日，蕭英、劉六符等人晉見宋仁宗時，其所致的國

書內容，據《長編》卷 135，說： 

契丹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度使蕭英、翰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劉六符，來致書曰：「……竊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

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掠十縣之故壤，人神共怒，

廟社不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

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

薊。羽召精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北王府，并內外

諸軍，彌年有戍境之勞，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

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屢易，勝負未聞。兼李元昊於北

朝，久已稱藩，累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

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

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填塞隘路

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

                                                 
50 《遼史》，卷 19，本紀 19，興宗 2，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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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共遣疑懷，曷若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

用康黎人。……。」51 

從其國書內容使我們更進一步知道，遼朝廷正式向宋國提出的理

由，不僅是認為宋國違背澶淵盟約，在邊地加強防禦措施之外，而且宋

國用兵於西夏，未向遼朝廷通報，至於其最終企圖則是要向宋索求瓦橋

關以南十縣之地。羅繼祖在其〈關於「慶歷增幣」――讀史札記〉一文

中，也根據當時蕭英、劉六符致宋國書內容，分析遼發動此一事件的三

項理由，說：「宋遼澶淵之盟後三十八年――1042 年（宋仁宗趙禎慶曆二

年，遼興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一年），遼和宋又發生了一次交涉。交涉由遼

遣南院宣徽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以國書正式向宋提出。事由有三：

一是追討舊賬，說瓦橋關以南一帶（即瀛、莫二州）本是石晉割屬於契

丹的，被後周奪去，并且提到宋雖『世修歡誓』，而『曾興無名之師』，

為『始終反復』；二是責問宋和夏構兵的緣由，說夏於遼『久已稱藩，累

曾尚主』，宋不顧而去打他，是所謂『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

三是違反盟約，說宋『營築長垣，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有

違盟約條款。綜合三項事由，最後提出一個要求：『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

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52 

另外，遼國發動此一事件的原因，尚有史書提到是與遼想趁宋用兵

西夏，相持不下之際，擬發兵南下有關。例如《儒林公議》，說：「契丹

知王師屢為元昊所衂，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

                                                 
51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頁 15。另可見清‧徐松，《宋會要輯

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冊 196，卷 5257，蕃夷 2 之 12，頁 50-51；《契丹國

志》，卷 20，〈關南誓書‧契丹興宗致書〉，頁 169。 
52 羅繼祖，〈關於「慶歷增幣」――讀史札記〉，《學習與探索》期 6（1986 年 12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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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南之地。」53《遼史》〈蕭惠傳〉，說：「是時帝欲一天下，謀取三關，

集羣臣議。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

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

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帝從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

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54當

時雖有主和派的勸阻，但是遼興宗仍然受到主戰派蕭惠的鼓動，派兵至

宋邊境，並且向宋索求關南十縣之地。 

甚至於有史書特別提到是由劉六符建議遼興宗，可利用宋用兵西夏

久不能決的困境，聚兵幽州、涿州，強迫索求關南十縣之地。例如《長

編》卷 135，說：「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厭兵，因教其主

且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55以及《契

丹國志》〈劉六符傳〉，說：「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

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兵，閒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

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56根據

此二項宋人的記載，顯示劉六符正是遼發動此一事件的主謀者，也是執

行者，包括國書的擬定與交涉事宜的進行。 

（二）劉六符使宋與宋君臣的辯駁 

綜上所論，我們已可知遼朝廷發動此一事件的諸項理由與企圖，而

且擬透過交涉，以及輔以大軍壓境，迫使宋國就範，索得關南十縣之地，

其中交涉事宜，即是由蕭英、劉六符等人負責。當時宋朝廷對於蕭英、

劉六符的到來，反應如何呢？據《長編》卷 135，說：「先是，正月己巳

                                                 
53 宋‧田況，《儒林公議》，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6，頁 44。 
54 《遼史》，卷 93，列傳 23，蕭惠，頁 1374。 
55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頁 15。 
56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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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壬申（二十九日），命（富）

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二日）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蕭）英等始

入境，……弼詧英等，自以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

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

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57可知當時宋朝廷派富弼接伴蕭英、劉六

符，而且富弼與其二人互動頗為熱絡，彼此以誠相待。關於此種情形，

范純仁（1027-1101）〈富公行狀〉也說： 

……遂先命公（富弼）為接伴以觀其意。（蕭）英等入境，……公

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論，時動以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勞，

尹勸六符酒，公亦贊之，六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

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豈當以一簣遽棄耶？」六符笑而飲

之，退謂公曰：「朝來九仞之言甚好，願喜承之。」公曰：「敢不

奉教。」自是英等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六符謂公曰：「國書中事，

可從者從之，其不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況王者愛養

生民，舊好不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容語，請卻左右，

公即為屏之。英等曰：「此來蓋因兩國相疑，初聞南朝疑北朝借兵

助元昊，而北朝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公曰：「北朝與南朝歡好

既久，縱有間言，南朝不疑也。凡疑不可有，有則兩情不通，而

姦人得逞其離間之計，若兩朝洞達此理，自然無事。」英等笑而

稱善，曰：「如此議論通透，夫復何疑？」又曰：「此來國書大意，

                                                 
57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頁 15-16。關於蕭英在酒宴中，將遼

朝廷的企圖轉告富弼，在《長編》，卷 259，也提到說：「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

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數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長編》，卷 259，

宋神宗熙寧八年正月條，頁 11）另見宋‧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臺北：成文出版

社，1966 年），卷 8，〈仁宗朝契丹議關南地界〉，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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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欲復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

今不免為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不思其所以答之耳！

吾儕當為兩朝共惜生民也。」58 

根據此二項記載，可知在蕭英、劉六符等人初入宋境時，富弼即在

接伴過程中，盡力地拉攏與他們的交情，希望能向他們探得遼國的企圖。

而富弼當時的舉動，也確實使蕭英等人願意從顧及兩國和平外交關係的

立場，來進行交涉的事宜。甚至於劉六符還「密謂公（富弼）之介曰：『六

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

彼方盛彊，且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59關於劉六符

這種重視兩國和平外交的心態，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提到一

則有關的典故，說：「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

『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

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

符蓋為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爾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

也！」60 

而比較奇妙的是，宋朝廷對於蕭英、劉六符所攜國書內容，其實在

他們尚未至宋汴京之前即已有所知，據《長編》卷 135，說：「（宋仁宗慶

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1042 年〕）二月……丁丑（三日），……契

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舊（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

書稿以聞。……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稿以聞，而實錄不載，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61以及《長編》

卷 259，說：「昔在慶曆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至，燕人有梁

                                                 
58 宋‧范純仁，〈富公行狀〉，《范忠宣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卷

16，頁 11-12。 
59 宋‧范純仁，〈富公行狀〉，《范忠宣公文集》，卷 16，頁 12。 
60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頁 92。 
61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二月丁丑條，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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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世為雄州諜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

及六符至殿，上（宋仁宗）讀書如平時，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出至

殿外幄次，曰：『事已漏矣。』」62另外，《契丹國志》〈興宗文成皇帝〉，

也說：「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

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

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63也就是宋朝廷對於遼國書的內容與

索求關南地的企圖，在事先已有所了解。因此後來宋仁宗以遼所致國書

展示於朝廷大臣知悉時，朝廷大臣的臉色並無太大的反應，使劉六符不

得不懷疑遼國書內容可能早已洩漏了。 

宋國君臣既然對於遼所致國書中的理由與企圖內容已事先有所知，

因此對於如何加以辯駁和應對，才能顯得強而有力，而不失宋國的立場，

也早已有了腹案與盤算。據王稱《東都事略》〈王拱辰傳〉，說：「契丹使

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箠可乎，不然，決

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

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耳，設險守固，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

限胡騎也。』是歲，契丹遣六符來求關南十縣，其書謂：太宗并汾之役，

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

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

元，遂下令北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

之役。虜得報，繼好如初。」64《長編》卷 135 也有類似的記載，說：「初

契丹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王）拱辰

                                                 
62 《長編》，卷 259，宋神宗熙寧八年正月條，頁 11-12。 
63 《契丹國志》，卷 8，興宗文成皇帝，頁 71。另可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冊 196，

卷 5257，蕃夷 2 之 12，頁 51。 
64 宋‧王稱，《東都事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 年），卷 74，列傳 57，王拱辰，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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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請閒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

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

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乃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

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998-1065）曰：『南朝溏濼，何為者哉？

一葦可杭（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

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

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深然之。」65 

另外，據《東都事略》〈王德用（980-1058）傳〉，說：「契丹聚兵境

上，乃拜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迎

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耶？」德用曰：『明天子在上，豐

年乃其常爾。』時契丹來求關南故地，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

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仁

宗不許。德用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卒如

其言。」66以及同書〈呂夷簡（979-1044）傳〉，說：「契丹遣劉六符等來

議和親，夷簡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以答之者耳，無

深憂也。』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

咨嗟而出，至殿門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

遂不復求昏（婚），而朝廷許增歲幣，與之再和。」67 

又例如《長編》卷 135，說：「及（蕭）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

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甯女，與其子梁

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富）弼以結婚為不可。初，國主之弟崇元

                                                 
65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四月庚辰條，頁 20。 
66 《東都事略》，卷 62，列傳 45，王德用，頁 1-2。 
67 《東都事略》，卷 52，列傳 35，呂夷簡，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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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號大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國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

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

『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

敵卒罷結婚之議。」68 

根據以上各項記載，可知劉六符此次前來宋國，除晉見宋仁宗之外，

也接觸多位宋臣，其彼此的言行互動均涉及遼提出索求的理由與企圖，

以及轉圜商議的辦法。而關於這些情況，宋國君臣均曾事先作過充分的

討論，並且已有腹案與盤算，因此在交涉過程中，出現多次如上所引，

言行交鋒互相辯駁的場面。69 

（三）富弼使遼與劉六符的辯駁 

在劉六符等人返回遼國之後不久，宋朝廷即派富弼、張茂實使遼，

擬與遼興宗本人當面進行討論。據《遼史》〈興宗本紀〉，說：「（重熙十

一年〔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 年〕）六月乙亥（四日），宋遣富弼、張茂

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70而富弼至遼興宗駐帳地時，是由劉六符擔任

館伴使，因此當時兩人先針對遼向宋索求關南十縣事，進行一番討論。《長

編》卷 137 記載此事，說：「（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二十一

日）……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

弼等至穆丹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

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

                                                 
68 《長編》，卷 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頁 16。另可見宋‧彭百川，《太平治

蹟統類》，卷 8，〈仁宗朝契丹議關南地界〉，頁 31。 
69 此處所論述者為宋國君臣與遼使節在交涉事宜方面的言行交鋒，另外，宋遼君臣與兩

國使節有時在交聘活動中，也會發生言行交鋒的情況，筆者曾發表〈宋遼外交言行交

鋒初探〉（《東吳歷史學報》期 23〔2010 年 6 月〕，頁 85-122），共列出五十二條事例，

讀者可資參考。 
70 《遼史》，卷 19，本紀 19，興宗 2，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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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

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

豈南朝堅執乎？』」71《契丹國志》〈劉六符傳〉也說：「書至，宋朝富弼

為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

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

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

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72富弼透過與劉六符事先的討論，使劉六

符明確知道宋朝廷在此事件上的談判底限，如想要求宋割地予遼，是不

可行的，但是可就和親與增加歲幣二事進行討論。接著富弼晉見遼興宗

時，也向遼興宗強烈表示割地予遼為不可能之事，並且分析了增加歲幣

比和親更可使遼興宗獲得較多的好處。73 

等富弼告退之後，劉六符仍不死心的依據遼國的要求詢問富弼，《長

編》卷 137，說：「既退，（劉）六符謂（富）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

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

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

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

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

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

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

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

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

先發兵端，朕不愧於心，亦不愧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

                                                 
71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 7。 
72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7。 
73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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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存心於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74富弼此段話，使劉六

符更加體認到宋朝廷的堅持，是絕對不可能割地予遼。 

第二天，遼興宗召富弼同往打獵，在對話中，富弼又再度向遼興宗

強調宋國不願割地的決心，75因此在退下之後，「（劉）六符謂（富）弼曰：

『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可議爾。』

弼曰：『結婚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堅，

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

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允迎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

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敵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

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敵結婚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

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國主曰：『竢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

宜遂以誓書來也。』」76《契丹國志》〈劉六符傳〉也說：「（劉）六符引（富）

弼入見，往復辯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77顯然在這一天，富弼

與遼興宗、劉六符的對話，以及所作的分析，使遼興宗已有了決議的腹

案，即是增加歲幣不僅對遼興宗最有利，也最可行。但是遼興宗仍然要

富弼先回報宋朝廷，等下次前來時再作定奪。 

（四）劉六符與遼宋增幣交涉結果的關係 

至該年八月二十四日，富弼、張茂實再度使遼，前往遼國清泉淀金

氈館晉見遼興宗，據《長編》卷 137，說：「（富弼、張茂實）持國書二、

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

事合，則以姻事盟。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

                                                 
74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 8-9。 
75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 9。 
76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 9。 
77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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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78可見富弼此次前來，已有充分準

備，也就是為了配合遼興宗不同的決議，而準備了不同的國書與誓書，

其中以增加歲幣最有可能被遼興宗所接受。結果第二天，耶律仁先、劉

六符引富弼晉見遼興宗時，遼興宗果然接受宋朝歲增金帛，但是卻要求

「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或「改為納字如何」。79當時富弼詞色俱

厲的予以推辭，甚至於在「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

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

諾。』於是敵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80 

但是據《長編》卷 137 的記載，遼朝廷後來「復遣耶律仁先、劉六

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然朝廷竟從晏殊（991-1055）議，

許稱納字，（富）弼不預也」。81也就是後來宋朝廷竟然願意在誓書中使用

「納」字，這可謂是遼在獲得增幣之外，在外交情勢上的另一大勝利。

也使遼人進一步把「納」字稱為「貢」，82例如《遼史》〈劉六符傳〉，說：

「（劉六符）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

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

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

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

宋幣至，命六符為三司使以受之。」83因此當九月二十五日，耶律仁先、

                                                 
78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癸亥條，頁 14。 
79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癸亥條，頁 14。 
80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癸亥條，頁 15。 
81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癸亥條，頁 15。 
82 王德毅在其〈富弼使遼增幣交涉述評〉文中，特別提到「但宋廷還是接受用一納字。

經細檢《遼史》，則有三處記載是用『貢』字，以彰顯遼朝的外交勝利」。（《澶淵之盟

新論》，收錄於張希清等主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頁 291） 
83 《遼史》，卷 86，列傳 16，劉六符，頁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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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六符入見宋仁宗時，即提出接受宋每年增加歲幣二十萬的誓書，宋朝

廷也以同樣的誓書內容予以答覆。84至此時遼宋增幣交涉可謂告一段落，

而遼每年總共將可獲得歲幣五十萬也告確定，因此《契丹國志》〈劉六符

傳〉，說：「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賚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氈館，

許增以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

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衄，呂夷簡畏之，契丹既得

歲幣五十萬。」85 

關於此項討論，筆者最後要引《遼史》〈興宗本紀〉，描述遼君臣在

初次獲得所增歲幣的情形，說：「（重熙十一年）閏（九）月癸未（十三

日），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

白溝。帝喜，宴群臣于昭慶殿。……辛卯（二十日），仁先、劉六符還，

進宋國誓書。」86筆者認為這一段史實的記載很重要，因為不僅告訴我們

當時遼國君臣在獲知所增歲幣已運抵遼境的歡欣情形，也使我們知道在

當年九月結束遼宋增幣交涉之後，宋朝廷即在該年閏九月將增加的歲幣

輸送予遼，而不是至隔年才開始。 

另外，此段記載也提到宋將所增歲幣送至白溝，這可謂是宋每年予

遼歲幣交割地點的一大改變，因為據《長編》卷 58，提到宋真宗景德元

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1004 年），宋與遼初訂澶淵盟約時，雙方約定

歲幣的交割地點是在宋國邊鎮雄州，其說：「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

般送至雄州交割。」87但是據《長編》卷 137，記載宋遼增幣交涉之後，

                                                 
84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乙丑條，頁 15-16。另可見《契丹國志》，卷 20，

〈關南誓書‧契丹回宋誓書〉，頁 171-172。 
85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7。 
86 《遼史》，卷 19，本紀 19，興宗 2，頁 227-228。 
87 《長編》，卷 58，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條，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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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致宋誓書的內容，說：「別納金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

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88顯然所增歲幣交

割地點是改在從雄州還必須再北行四十里的白溝。因此《儒林公議》，說：

「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遼主宗真對弼語言

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詞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

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

矣。前所與歲幣皆彼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彼界白溝，宗真方

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敝矣。」89這段話更表示自此年之後，宋每年

予遼五十萬兩匹的歲幣交割地點均改在白溝，因此使宋朝廷運輸銀絹的

工作負擔和費用增加不少。 

肆、結論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劉六符兄弟確實是遼代出使宋國的使節群體

中，具有兄弟關係的使節家族。例如其五位兄長當中，三哥劉三嘏、四

哥劉四端、五哥劉五常，以及劉六符本人均曾以副使身份出使宋國，甚

至於劉三嘏投奔宋國的事件，還引起了遼宋外交關係的緊張。 

而劉六符在遼宋增幣交涉中的表現與功勞，以遼國的立場來說，更

是值得加以肯定，誠如朱小琴在〈宋遼「關南地之爭」〉，所說：「遼國的

主要使臣是劉六符。……在宋遼議和過程中，劉六符作為遼方使臣，雖

以『不實之據』而求關南，但作為外交使臣，劉六符是顯示出了他的強

於爭辯、力於求和而忠於己國的精明，在遼興宗的意志之下，劉六符是

一個有力的支持者。『關南地之議』劉六符是一個重要人物，但就此事本

                                                 
88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乙丑條，頁 16。另可見《契丹國志》，卷 20，〈關

南誓書‧契丹回宋誓書〉，頁 171-172。 
89 宋‧田況，《儒林公議》，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6，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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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不義之舉，他則是一個強詞奪理的外交家。」90也就是劉六符應可列

為遼代了不起的外交家，因為其在遼宋增幣交涉，最後終於使遼國獲得

增幣的過程中，出力最大、功勞也最大。關於此事，除了前文有所述及

之外，另據《契丹國志》〈劉六符傳〉，說：「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

紀功，擢（劉）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

子孫顯貴不絕，為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91甚至於連宋人的著作――《長

編》卷 137，也如此說：「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

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敵既歲

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92

此段記載不僅顯現出宋人對於此一事件對宋國的傷害有所感嘆之外，也

使我們體認到劉六符促使宋增幣予遼的功勞確實是很大的。 

最後，筆者要討論《老學庵筆記》中，一段有關劉六符與遼宋增幣

事件關係的記載，其說： 

遼人劉六符，所謂劉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

本皆中國地，不樂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不能久。」虜主宗

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

恐不為北朝人矣。」虜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

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

我託不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數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

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

固已喜。及洪基嗣立，六符為相，復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

                                                 
90 朱小琴，〈宋遼「關南地之爭」〉，《西安教育學院學報》期 2（2000 年 6 月），頁 63-64。 
91 《契丹國志》，卷 18，劉六符，頁 157。 
92 《長編》，卷 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乙丑條，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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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用銀絹二十萬之數，減燕、雲租賦。故其後虜政雖亂，而人心

不離，豈可謂虜無人哉！93 

此段記載似乎把劉六符描述為神通廣大之人，其不僅具有「忠於己

國的精明」，而且在遼宋增幣的事件中，其一開始即有十足的把握，可令

宋人增加歲幣，以減輕燕雲百姓的租賦，進而大收人心。使我們不得不

認為此段記載應是屬於傳聞性質，也因此筆者不將其置於前文中討論，

並且長期以來學者對此也各持正、反面的看法。94但是假如屬實，則又讓

我們增加了一些想像的空間，原來遼國發動增幣事件，竟然還另外存著

這樣的原因，而且是由劉六符一手提議、策劃、執行，終至完成。果真

如此，則劉六符在此事件中的表現和功勞，似乎又更加了不起了。 

                                                 
93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 7，頁 91-92。筆者另查閱《三朝北盟會編》卷 19，有記

載宋徽宗政和年間，真定府路安撫使洪中孚上奏，提到「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

洪基（遼道宗）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無使萌南思也。』

而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加納之。」（宋‧徐夢莘，

《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卷 19，頁 7）此一敘述，其時間點

雖然是在劉六符臨死之前，但是為燕、雲百姓謀求福利一事卻是相同。因此筆者特引

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94 可參閱羅繼祖，〈關於「慶歷增幣」――讀史札記〉，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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